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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霞好社工
文 林杰（仙逸小区）

梅花傲雪斗风寒，珺玉坚毅观忠骨。
华夏齐心战疫情，赞美巾帼好英雄。

中国大妈
文 应佳如（茅台新苑）

近些年来，报纸网络时常蹦出
“中国大妈”这个词，贬低的多，褒
义的少。除去扰乱治安，另当别论
外；说得颇多的是她们打扮怪异，丝
巾拍照专业户；成群结队出游，高声
喧哗，购物猖狂，上车抢座等等，不
一一列举。
其实，究其根源，也不能全怪大

妈们的错。在大妈们青春花季，正是
缺乏文化的十年。停课，无书可读，
知识缺失的同时，美学也荡然无存。
什么是色系搭配，什么是视觉偏差，
一概不知。浸润于黑白灰中久了，突
然百花齐放，那就只能姹紫嫣红，各
取所需了。
想当年，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

大学里还开家政课，对于家政中的
美学犹为重视。到我的儿童年代，手
工劳动、美术课，从来不被其它课占
用，一样的考核计分。所以我们的品
味虽谈不上特别高雅，至少是有共
性的美学基础。例如，在那特殊年代
里，花布的花式特少。一有新花样出
来，姑娘大嫂们都纷纷排起长队。很
快街上就流行这同一花式的罩衫。
我妈就很不屑，说这和制服有何区
别？个人服饰一定要有自己的特性，
要适合自己的肤色。于是，我就把我
爸的领带剪了，做了假领子，翻在蓝
布罩衫外，引来不少回头率，还有人
问我从哪里买的。
改革开放后，旅游成为一种时

尚。可就有些大妈说，我们就是从外
地外乡回到上海的，那里的石头山
头树头有啥看头？这种对美的误读
与缺失，心里只装得下日常的柴米
油盐与钱财，以眼前的琐碎，淹没心
中的诗与远方，这可是时代的悲哀
啊。
生活从来不是单色调，只有用

心底的那份对生命的爱与尊重，才
能给日子调出美丽和谐的色彩。很
多退休人士意识到这一点，纷纷在
夕阳时节，再次踏进课堂，活到老学
到老，各社区的老年大学往往一座
难求，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补上小
时候缺失的那部分，相信过不了多
久，“中国大妈”这个词只会成为积
极正能量的代名词。
“若有香气藏于心，岁月何曾

败美人。”我们老人不求长生不老，
不追冻龄容颜，只求健康快乐，外加
一份追求爱好，学一门技艺，觅几位
好友，聚会旅游。只要我们身健思
敏，就是对小辈最大的爱护，也是对
自己生命的一种自尊自爱。

物业服务的创新之举
文 唐秋生（天原二村）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必
须增强创新意识”。辩证唯物主义
者认为，如果缺乏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精神，取得一些成就就满足起
来，停步不前。那么，在这一日千里
的新形势下，先进也可能转化为后
退。

在物业服务领域，仙霞物业公
司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永
不满足现状。公司领导班子倡导的
“红色物业”惠民行动，打造“物业
服务 + 生活服务 + 公益服务”的
全新物业服务体系，这是一个创新
之举，有助于延伸服务内容，从而
满足广大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并引
领物业服务的提升。

物业管理企业和其他行业一
样，面临的新问题很多，诸如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为群众创
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等等，都是十分
艰巨的任务。如果只停留在以往的
水电维修和保安保洁，就不能够让
广大群众享受优质多元化的物业
服务。

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生活质
量，离不开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公司以企业精神为宗旨，服务
百姓尽心尽职尽力，以创新精神打
造“红色物业”，以“三服务”为核
心贴近群众，无论从社会、经济还
是政治角度看，成功的路径已呈现
在面前。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中，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们是历史上最后的“小开”
文 金泰康

“小开”这个名词是旧社会的
上海话，是上海人用来称呼那些富
家子弟的，但是它有别于早先的公
子、少爷、而是单指那些经营金融
业、工商业老板们的下一代。大到银
行家、企业家经理、小到酱油店、烟
纸店老板们的子女，都可以称之为
“小开”。这个名词始见于清末民初
“海上列花传”与作家茅盾等的小
说里，前后历时不过一百多年，到
1956 年我们国家完成了资本主义
工商业改造，有段时间没有新的老
板产生，这个称呼也随之成为绝唱，
到目前新一代的这类人物，已被叫
作“富二代”。
在此期间，这群人中，有的继承

父业，做了老板的，过去我们衣着行
业里，就有协大祥棉布店、荣昌祥西
腹店、鹤鸣鞋帽商店的老板，原来都
是小开；有的另谋出路、创业就业，
如我的兄弟姐妹都从事教师、会计
等职业；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小开，靠
着老爸、老家的财势，终身吃喝玩
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有的因为
挥霍无度，做了败家子的，如我的远
房亲戚里，就有两个小开，因为沾染
了赌博、毒品、女色，后来一个沦为
以蹬三轮车为生，一个还在壮年时
就辞世的悲惨下场。这帮人对上海
最大的贡献，就是拓展了消费文化、
缔造了海派时尚。
解放前，我听说过，我家大哥是

上海滩上排行第七的“小开”。最近
有个兄弟问我，这个排行从何而来，
是由什么人定的、又是依据什么来
排名的。其实，这些我也只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回想起来，是当时
那些小报和它们的记者们所为。
抗日胜利后，上海滩风行一种

四开大小的“小报”，多达几十种，
都是迎合社会上海派文化才应运而
生的，有些小报和它们的主笔、记者
还很出风头，其中佼佼者有立报、时
报、罗宾汉等报纸，作家唐大郎、潘
勤孟等，报道的都是豪门世家的公
子小姐、娱乐圈里的明星艺人、风月
场中的风流韵事，这些报纸在市民
中很受欢迎。
那时的阔少，有的是名门之后，

像大官僚李鸿章、盛宣怀的后代，有
的是统治者当权的省长、市长、司令、
师长们的儿子，这些人都被称为公
子、少爷。因为他们都有政治背景，所
以记者们是不敢轻易得罪他们的，
只有那些工商业大老板的儿子，被
称为“小开”的，才是小报记者们可
以没有顾忌、肆意诋毁的对象。记者
们大概是根据这些小开的知名和阔
绰程度、排出名次来的，就像大学里
的校花一样，学校里每个系都有一
名校花，同一所大学里，校花还要有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之分。
我家大哥在他的早年，也曾是

个热血青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时，他才十六七岁，我曾亲耳听到，
他与邻家一个年龄相仿的哥哥一起
商量着，要去投军抗日。过了两年中
学毕业后，父亲安排他到自家店里
工作，大概做小开的掌握了财权，钱
来得太容易，忽然变了个人似的，学
会了游乐无度，沉湎声色。
接下来全国解放，鸿翔公司过去

主要经营的商品———大衣、解放初
期，在社会上成了奢侈品，营业一落

千丈，由于业务不振、开支庞大等各
种原因，企业拖到债台高筑，连伙食
费都发不出的地步。拖欠的银行贷
款、房租、货款等几十处负债，单单被
告到在法院里缠讼的“官司”就有6
起。由于忧累过度，父亲终于在1952
年病倒，撂下一副烂摊子。这时大哥
已经调到别处，好似鳌鱼脱却金钩
去，摇首摆尾再不来。父亲众多的子
女里，不是女的，就是还年幼，留在店
里的只有我这个儿子，好似赶鸭子上
架，无可奈何地当上了私方代理人，
在代理的两年多时间里，弄得自己积
蓄耗尽，旧病复发，几乎走上一条不
归路。幸亏1956年企业公私合营，
才得让我放下包袱，浴火重生。
历来有这么一说，有钱人家的

长子，是到这个家里来享福，是来
讨债的；穷人家的长子是来吃苦，
是来还债的。大哥有幸赶上做了有
钱人家的长子、小开，享尽了荣华
富贵。轮到我则变成了穷人家的长
子、小开，受尽了折磨苦难，这是命
耶、运耶？
见证时代变迁的 “最后的小

开”改革开放以后，我拿到了工会
会员证，并被任命为鸿翔公司的经
理，我很高兴并自豪，因为这个“经
理”，并非是凭借着我是小开的余
荫，而是靠着我的能力和努力而取
得的，但是我也不敢以此而忘形，总
是提醒自己的出身和使命，才能继
续不懈地学习。
1994 年，我的家动迁到虹桥路

以后，碰到过去在我家虹桥花园里
种花园的几个当地人、都是王姓的
花匠，还是一股劲儿称我为“二小
开”，这里居委的干部，在公告栏里

介绍小区名人时，还在我名字前面
加了个“鸿翔公司二小开”，他们是
好意尊重我、推崇我，却弄得我啼笑
皆非、哭笑不得；还有些邻居和警卫
称我为“老克勒”，其实像我这样年
纪，还算不上“老克勒”，更何况在
我身上，老克勒的经历和气息，是一
点都没有的，只好敬谢不敏。
前几年，我为了了解有关像我

这样成份的退休人员、调整退休工
资的情况，曾打电话到上海人力资
源部去查询；电话那头的一个年轻
女办事员，在电话里，怎么也弄不明
白，我说的“资产阶级家属”这个名
词的意思，最后问题还是解答不了。
这也难怪，这些 70 后、80 后，从他
们出生起，我们的社会里，已经不再
提起小开、私方家属这些名词了。
1956 年，工商业里的从业人

员，全都欢天喜地迎接公私合营，开
了许多庆祝会。有一次，黄浦区里工
商业者的子女，在市工人文化宫里
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参加的都是
区里资产阶级的子女，也就是那些
男小开、女小开。这些人当时都未满
30 岁，被称作“工商青年”，如果现
在还活着的话，应该都是 90 岁以
上的老人了，屈指算起来，那时与我
一起参加的几个同行里的“工商青
年”，现在大多相继离世，留下来为
数不多的几个了。今后也只会有
“富二代”，再也不会有什么“小
开”，要不了几年，这几个仅存者，
也将寿终正寝。前些日子里，常常看
到有人提起什么“末代皇帝”、“最
后的贵族”之类，如此看来，我们这
一群人，算是上海甚至是这个世界
上，“最后的小开”。

文 范建新（五一居委）

老王八十了，在龙华同他道别
没多说上话，现在疫情已控，在墓地
我同他多絮叨了几句。
老王，今天我们来为你落葬，也

是居委居民一个居家门里的事，虽然
是礼拜天，范书记我捧你的骨灰盒，何
平干事长为你撑大黑伞，我们带着居
委干部从五村赶来苏州，多几个人来，
你的"新家"门口就多一点热闹。落
葬排场实如家事，有祭品有鲜花，何平
和小寇亲手向墓穴里撒了许多的铜
币，又轻手轻脚地把裹着红布的你缓
缓送入向阳的土地。前段时间我们想
了许多办法总算找到了你妈妈的墓
地，于是决定让你物归原主，把你送还
给你妈妈，一墓合居再不分离。上个月
我们专程来考察安排，按照适合你们
娘俩一起居住的标准，对墓地进行了
扩建修缮，苏州香山，风水独好，绿阴
当被，山水为床，是个宜居之处！
你老王一生有幸福的时刻，但

更多的是孑然一身，孤独忧郁。自我
们相识八年来，你最听话，最懂事，
最配合，不固执，虽然偶尔也会有些
小插曲，但我们非常乐意帮你，没感

到一丝的麻烦，我们不悔！
何平、小寇是你 "一网统管 "的

大管家，帮你管工资、管首饰、管香
烟、管衣服、管尿布、管看病，管养老
院的一切事务，每次你在养老院生
病，何平、小寇总是第一时间带你外
出看病，帮你又换尿布又擦身；居委
两个小朋友凯峰、王超虽不会做这些
"私活 "，但总是用他们年轻人的气
力和爱心帮你扶上轮椅推向各个医
院，路再长也不停歇；有一次你突然
想吃南京路上绿杨村的菜包，有人说
就附近老盛昌买几个包子算了，但我
们还是让姜静坐车帮你去绿杨村排
队买包子解了你的馋；你在医院需要
尿布，小寇有事，杨静自告奋勇给你
送去；当年你因气一时冲动犯了错
误，为了让对方撤诉，我向物业老总
借钱把你保释出来；为了把钱早日还
掉，居委帮你找到房租两年一付的租
客，租客还友情赞助近万元让你补上
养老院的缺口；你刚到养老院不懂规
矩晚饭后失踪，管理人员急得晕头转
向，夜里9点居委干部从家里出动去
马路上寻找你的踪迹；你的房子被人
骗走，租赁卡也换了，别人户口也进
了，都说没法要回来了，可我不信这

个邪，当官不为民办事不如回家卖红
薯，居委会牵头，社区民警，物业公司
和街道司法所通力协作，花了一年多
时间终于艰难地把房子给你要回来
了，不可能的事办成了可能的事，你
送的锦旗我开玩笑地说价值 300
万。在追回房子的过程中小朱民警出
了大力关键的力。去年小朱民警已经
换岗不再是我们的社区民警了，但他
依旧关心你，今天也想来，但两会期
间走不开，他把车子借给了我们，真
算车到心到了。
今年春节前后疫情袭来，我们三

次送你去医院看病，没想到你最终还
是没挺住，半夜2点半何平在熟睡中
接到医院电话说你走了，让她赶去，
她立马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中起床赶
去医院，我和小寇一清早接到何平电
话也匆匆赶去医院。你走了，我们还
真的一时感到失重，怪想的！
你的老同事老关，老同学袁姨，

你的表哥老郭本来今天也想来，但
天热路远年事已高，我们做了劝说
等会代他们给你上香了。
老王，你妈妈已经暖暖的把你收

回去了，这里的住宿费已经替你们付
到你100岁的那年，母子俩可以在这

里安安心心住下去，我，何平，江辉，小
寇，凯峰，王超在这里给你们母子磕头
上香，愿你们在这里一切安好。
八十岁的老王终于尘土落定

了，看着新修缮好的合墓，闻着袅袅
升腾飘去茂密林子里的香气，天地
合一，我们安心了，但我们在这条战
线上的任务并没有结束，还有老李
大李和小李这些孤老孤中孤小的需
要我们继续倾力服务。前段时间，为
了阻止小区一位患有抑郁症的租客
出现生命意外，我们不休不眠不回
家连续工作 40 多个小时。年初至
今，居委会又接纳了一位孤儿，给他
温暖给他疏导，尽力帮孩子把持未
来的人生方向。
我所以把这段 " 墓前絮叨 " 搬

上五村夜话，意在让大家感受到居
委干部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温度，同
时提示，居委会里的婆婆阿姨级干
部都快退休完了，但居民区里的孤
寡老人却不会走完的，一旦遇到 "墓
前絮叨 "里的事，尿屎谁来擦，尿布
谁来换，看病谁来送，付钱谁拍板，
盒子谁来捧，等等等等，就算居委会
里的年轻人肯干，但他们不会干，看
来还真得要办些技能培训不可！


